
開放文學  -- 神鬼仙俠  -- 綠野仙蹤
第三十六回  走長莊賣法賺公子　入大罐舉手避癡兒

　　詞曰：　　聊作戲，誘仙枝，百說難回意；好癡迷，且多疑。一番爭論費唇皮，入罐去無跡。

　　－－右調《千荷葉》

　　話說冷於冰自蔣金花身亡之後，即遁出林桂芳營中，回到泰山廟內。連城璧道：「大哥原說下去去就來，怎麼四�餘天不見蹤
影，著我們死守此地，日日懸望？」於冰道：「我原去懷慶與朱文煒說話，著他搬去家小；不意師尚詔造反，弄得我也欲罷不能。

」於冰詳細說了一遍。城璧大笑道：「功成不居名，正是神龍見其首，不見其尾之說。惜乎我二人未去看看兩陣相殺的熱鬧。」自

此於冰與他二人講究元理，或到山前山後遊走。

　　一月後逐電回來，說道：「林岱授副將職，已署理河陽總兵官翼之缺；朱文煒補授兵部職方司員外郎，差段誠去法師宅上搬姜

氏去了。」於冰大悅。次日，寫了一封書字，向董瑋道：「公子與我們在一處，終非常法。昨查知總兵官林桂芳之子林岱，現署理

河陽總兵官，我竟斗膽於書字內，改公子名姓為林潤；他如今已是武職大員，論年紀也該與他做個晚輩，著他認公子為姪，將來好

用他家三代籍貫，下場求取功名。書內已將公子並尊公先生受害前後原由，詳細說明。」又將金不換身邊存銀百餘兩，付與他主

僕，做去河陽盤費。董瑋道：「承老先生高厚洪恩，安頓晚生生路。此去若林鎮台不收留奈何？」於冰大笑道：「斷無此理，只管

放心！林岱、朱文煒二人功名，皆自我出，我送公子到他們處，定必待同骨肉。因朱文煒是京官，耳目不便，故著公子投奔林岱。

到那邊號房中，只管說是他姪子，從四川來；又有冷某書字，要當面交投。他聽知我名，定必急見；見時只管說著他盡退左右人

役，先看了我書字，然後說話。你兩人俱小心照此，再無破露之患矣！今日日子甚好，我也不作世套，就請公子此刻同盛介起身。

」又向城璧道：「山路險峻，你可送公子下了山即回。」董瑋道：「晚生用不了這許多盤費。」於冰道：「一路腳價，到那邊制辦

幾件衣服，入衙門亦好看，能有幾多銀兩？公子不必推辭。」董瑋感情戴德，拉不住的磕下頭去，那淚不從一行滾下；又與城璧、

不換叩頭，大家送出廟外，董瑋復行叩拜；一步步大哭著，同城璧下山去了。於冰見此光景，甚可憐他；又見金不換也流著眼淚，

一邊揩抹，一邊伸著脖項向山下看望。回到廟中，只覺得心上放不下，隨將超塵叫出，吩咐道：「今有董公子投奔河陽總兵林岱衙

門，你可暗中跟隨，到那邊看林岱相待如何。就停留數日亦可，須打聽詳細，稟我知道。」超塵道：「法師就在此山，還往別地

去？說與小鬼，好回覆法旨。」於冰道：「你問的甚是。我意欲和城璧、不換去湖廣，你回來時，在衡山玉屋洞等候我可也。」超

塵領命去了。到次日交申刻時分，城璧方回。於冰道：「我只教你送下山去，怎麼今日此刻才來？」城璧道：「我見那董公子一路

悲悲切切，不由得送他到泰安東關，和他在店中住了一夜，卻喜有沂州卸腳騾子，與他主僕僱了兩個，今早我又送了他�里，因此
遲來。」於冰道：「湖廣有黃山、赤鼻、鹿門等處，頗多佳境，我意要領你們一行。又在此住了許久，用過寺主柴米、小菜等項，

理合情還，連二弟可包銀�兩交與寺主。」城璧送銀去了。不換收拾行李。
　　兩事方完，三人才出房門，忽見寺主披了法衣，沒命的往外飛跑，不多時迎入個少年官人來。但見：　　面若凝脂，大有風流

之態；目同流水，定無老練之才。博帶鮮衣，飄飄然肌骨瘦弱；金冠朱履，軒軒乎容止輕揚。手拿檀香畫扇一柄，本不熱也要搖

搖；後跟浮華家奴幾個，即無事亦常問問。嫖三好四，是鋒利無比之鋼錐；賭五輸�，乃糊塗不堪之肥肉。若說他笙簫音律，果然
精通；試考恁經史文章，還怕虛假。

　　於冰一見，大為驚異，向城璧道：「此人仙骨珊珊，勝二位老弟數�倍。」城璧道：「大哥想是為他生的眉目清秀麼？」於冰
道：「『仙骨』二字，倒不在好醜；有極腌臢不堪之人，具有仙骨者，此亦非一生一世所積。」不換道：「大哥何不渡脫了他？也

是件大好事。」於冰道：「我甚有此意，還須後商。」城璧道：「我們可同到後邊，與他敘談一番，何如？」於冰道：「他是貴介

肚冑，目中必定無人，你我到他面前，反被他輕薄；當設一法，教他來求我們為妙！」又道：「你們看這也是個公子，比董公子何

如？」城璧大笑道：「董公子人雖年少，卻是沉謙君子；此人滿面輕狂，走一步都有許多不安分在腳下，大哥自是法眼，何須弟等

評論？」於冰道：「他已到正殿去了，待我出去查查他的根腳，再作理會。」正言間，只見那公子出來，站在當院裡，四面看了

看，向廟主道：「你不送罷。」連頭也不回，挺著胸脯，一直步出去了。廟主飛步趕送。少刻，廟主人來，不換迎著問道：「適才

出去的那位少年，是個什麼人？」廟主笑著，將舌尖一吐道：「他是泰安城中赫赫有名的溫公子，諱如玉。他父親做過陝西總督，

他是極有才學的秀才，他家中的錢也不知有多少。」於冰道：「他居住在城在鄉？」寺主道：「他住在泰安州城東長太莊，是第一

個大鄉紳家。」城璧道：「我看他舉動有些狂妄。」廟主道：「少年公子，都是那個樣兒！若與他說起話來，到也極平和。一年按

四季定到敝寺燒香一次，我們要化他的佈施，他最捨得錢，是個少年慷慨，著實可交往的人！」於冰笑了笑，道：「我們此刻就別

過了。」廟主道：「適才這位連爺送與我�兩銀子，我不該收才是；又怕眾位見怪，收下心甚不安。」於冰也世故了幾句。不換仍
改為俗人打扮，肩了行李，寺主送至山門外作別。乾冰向城璧面上用袍袖一拂，鬚髮比前更黑，城璧大悅。不換道：「二哥又成了

三�來歲人了！」於冰道：「今日我們就去長泰莊一行，要如此如此，不怕他不來尋我們。」城璧道：「大哥事事如神明，今日於
這姓溫的，恐怕要走眼力！他家裡堆金積玉，嬌妻美妾也不知有多少，怎肯跟隨我們做這苦難事！」於冰笑道：「一次不能，我定

用兩三次渡他，老弟踐言。」三人說說笑笑的走了五六�里，已尋到長泰莊來。但見：
　　日映野花，沿路呈佳人之貌；風吹細柳，滿街搖美女之腰。曲逕斜陽，回照農夫門巷；小橋流水，偏迎賣酒人家。角角雞啼，

常應耕牛之吼；嚶嚶禽語，時雜犬吠之聲。乳息小兒，擲骰於通衢簷下；傴僂老丈，鬥牌於大樹陰前。未交其人，先聞溫府聚賭；

才履其地，便傳公子好嫖。來去者爭言某妓女上情，出入者亂嚷若郎君輸鈔；雖不是治化淳鄉，也要算風流樂土。

　　於冰四面一看，也有三四百人家。莊東北上有一片高大房子，想就是溫家的宅舍；街道上也有生意買賣，老老少少嚷鬧的都是

嫖賭話。不換道：「我活了三�多歲，不曾見這樣個地方！」於冰道：「不必說他。我看莊西頭有座廟，且去那邊投宿。」三人走
入廟內，見是觀音大士香火。和尚迎著問道：「做什麼？」城璧道：「欲借寶剎住一半天。」和尚見有一肩行李，也不推辭，用手

指道：「東禪房裡去。」原來這個莊兒，是個五方雜處的地方，不拘甚麼人都容留，只要會賭錢。二人到東禪房歇下，不換買了些

吃食東西，與城璧分用，已是黃昏時候。和尚送入一碗燈來，坐在一旁，也不同於冰等名姓，開口便道：「三位客人不小頑頑麼？

敝寺還有兩個賭友配合。」不換卻要推辭，於冰道：「今日行路勞苦了，明日還要大賭！」和尚歡喜而去。次日，三人到街上，不

換高叫道：「我們是過路客人，有幾個好戲法兒，要在貴莊頑耍，煩眾位借一張桌子用用。」眾人聽見說要耍戲法兒，頃刻就圍下

了好些人，搬來一張桌子放下。於冰道：「再煩眾位，不拘什麼物件，取幾件來。」眾人借來一個大錫洗臉盆，�個湯碗，放在桌
上。於冰捲起雙袖，將碗一個個擺列在錫盆內，向眾人道：「�法九楔，無楔不行。我的戲法兒，總用的是人家的東西，眾位要看
個真切明白。我先將這�個湯碗飛去！」說罷，舉手向空中一撒，說聲：「去！」�個碗形影全無，眾人大笑。於冰又將錫盆也望
空一擲，喝聲：「去！」也不見了。眾人大笑大嚷道：「這個真法，與歷來耍戲法人飛的不同！」只見旁邊一人笑說道：「你將�
個湯碗、一個大錫盆飛去，我們都是向餅鋪中借來的，拿甚麼還他？」於冰用手向南一指，道：「那家房簷上放著的不是麼？」眾

人一齊看，果見在房簷上放著。那人跑去取來，一件不少。

　　此時哄動一村看的人，擁擠不開。又見有幾個人高叫道：「戲法兒不是白看的！客人們到此，我們多攢湊幾千盤費才是！」於

冰連連擺手道：「我們路過貴莊，見地方風俗淳厚，所以才頑耍頑耍，攢湊盤費何用？」眾人聽見不要錢，越發高興亂嚷著，求再

耍幾個。於冰道：「可將長繩子弄幾�條來，越多越好！」眾人呼哨了一聲跑去，有五六�人陸續交送；頃刻，你一條，我一條，
湊成四五堆。於冰道：「眾位可將繩子挽結做一條，我有用處。」眾人聽了，七手八腳的挽結，頃刻成了一條總繩，合在一處，有



半間房大一堆。於冰走到繩子跟前，先將繩頭用二指捏起，向空中一丟，喝聲：「起！」只見那繩子極硬直，和竹竿一樣，往天上

直鑽了。須臾，起有二百餘丈高，直接太清。眾人仰視，哄聲如雷！少刻，那繩子止有三四丈在地，於冰道：「你們還不快用石塊

壓住！假若都鑽入天內去，該誰賠？」眾人急忙抬來一塊大石，將繩子壓住，再看那繩子，和一支筆管相似，直立在當天。乾冰走

回桌前，又向眾人道：「快取剪子一把，大白紙一張，四五尺者方好！」少刻，眾人取到，放在桌上。於冰看了看，是一張大畫

紙，隨用剪子裁成五尺高一猴，兩手高舉，向地下一擲，大喝道：「變！」大眾眼中只見白光一晃，再看時，將一白紙猴變成真

猴，滿身白毛，細潤無比。於冰用手一指，那猴兒便跳躍起來。眾人大笑稱奇。於冰又將那猴兒一指，說道：「你不走扒繩，更待

何時！」只見那猴跑到繩前，雙手握住，頃刻扒入青霄，眾人仰視，驚異不止。轉眼間，形影全無。於冰用手一招，那條長繩夭夭

折折，退將下來，又成了一大堆，惟有那變的猴兒，不知去向。眾人天翻地覆，叫好不絕！猛見人叢中擠入兩人，向於冰道：「我

們是本村溫府大爺差來的，聽得說你們戲法兒耍得好，我家老太太要看，叫你三人快去哩！」城璧聽了個「叫」字，不由得大怒，

罵道：「好瞎眼睛的奴才！我們又不為錢，又不為勢，不過大家閒散心兒。且莫說是你家老太太，便是你家祖奶奶、祖太太，也去

不成！」那兩個人卻待發話，不換笑說道：「我們這敝友的話，固是粗疏些，二位也有失檢點處。尊大爺雖富雖貴，與我們無轄，

就下一個『請』字，也低不了你家名頭，高不了我們身分，必定說『叫』你三人快去，我們又不是你家大爺奴才、佃戶，平白的傳

喚怎麼？」眾人齊聲說道：「道理上講的明白，怪不得客人發話！」城璧分開了眾人，同於冰、不換回廟去了。

　　再說這溫如玉，本是宦家子弟，他父親名學詩，做過陝西總督，早亡；他母親黎氏，教養他進了學，年已二�一歲，也有三四
萬兩家私，年來嫖賭，混了一萬有餘；娶妻洪氏，夫妻間不甚相得。他生的美丰容，喜謔戲，又好廣交濫施，�一二歲便和家下偷
賭，到�五六歲就相交下許多的朋友。黎氏止此一子，真是愛同掌珠，因此任他頑鬧，只怕心上他不快活，鬱悶出病來。到了�八
九歲，凡風華靡麗的事，無所不為。黎氏只略說他幾句不是，就有許多辯論；再不然使性子，一天不吃飯，黎氏還得陪笑陪話，安

慰他，因此益無忌憚。他雖然是個大人家，卻是世世單傳，不但近族，連遠族也沒一個。這日，聽得人傳說莊內來了三個耍戲法兒

的，精妙之至，心上甚是高興，將他母親請到庭上，垂了簾兒，又備了酒飯，將相好朋友約來。等候了好半日，家人回來，細說於

冰等不來的話，內中有幾個朋友說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幾個野人？連老夫人都敢干犯！可著尊管們出去，亂打一頓再講！」又有幾

個道：「外路來的人，知他是甚麼根腳，豈可輕易亂打！」如玉道：「叫又叫不來，打又打不得，難道這戲法兒不看罷？」內中又

有一個姓劉的秀才道：「怎麼不看？我去叫他們，敢情必來！」隨即出了溫宅，到觀音寺內，入得門，先與於冰等一揖，坐下說

道：「敝鄉溫公子，係昔年陝西總督之嫡子也。為人豪俠重義，視銀錢如糞土，心羨諸位戲法通神，特煩小弟代為敦請三位一行。

」於冰道：「某等如閒雲野鶴，隨地皆可棲遲，何況督院公子之家？只是既無干求請托，又不趨名附勢，陡然奉謁，徒傷士品，承

君愛意，改日再會罷！」秀才道：「先生這說，是決意不光顧了？」於冰道：「四海之內，無非朋友，某等拙見，不願為滅刺之景

丹，亦不願為自薦之毛遂；若交以道，接以禮，無不可也。」劉秀才道：「小弟明白了！」辭去，到了溫宅，向如玉諸人道：「我

適才到觀音寺，會了那三個人，不想皆是我輩中斯文人物。聽他的談論，和我們考一等秀才身分差不多，並非市井賣藝之流可同年

而語，怪不得尊紀說了個『叫』字，便惹出許多辯論來！大爺可速寫一名帖，親去一拜，再備即午蔬酌候教一帖，通要寫教弟二

字，小弟包管必來！」眾人又道：「這三人也大自高貴！世間只有個行客先拜地主，大爺是何等門楣，那有倒先去拜他之理？」劉

秀才道：「你們都是沒讀書的識見。孟子曰：自古有為之君，必有所不召之臣。又曰：欲見賢而不以其道，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。

」溫如玉道：「諸公子不必爭論，家母等候已久，我就先拜他罷！」即刻寫了帖，到觀音寺來，慌得眾和尚披法衣，帶僧帽，擂鼓

撞鐘，燒茶熏香不迭。如玉先到殿上，與觀音大士一揖，然後著家人們投帖下來，到東神房與於冰三人敘禮，各通姓諱。如玉道：

「適才敝友盛稱三位長兄道德清高，小弟殊深景仰，今午薄具小酌，欲屈高賢駕臨寒舍，未知肯光降否？」於冰道：「既承雅誼親

招，大家同行何如？」如玉大喜。四人出了廟門，眾和尚跟隨在背後相送。如玉只顧和於冰說話，那裡理論他們？直送到街盡頭，

一個個寂寞而回。

　　三人到如玉家中，眾賓客次序見札，見於冰亭亭玉立，真是雞群之鶴；城璧美髯飄灑，氣宇軒昂，各動刮目相敬之心；惟不換

不象個大邦人物。於冰等坐定，茶畢，內中有一個舉手道：「東翁溫大爺，乃吾鄉之大孝子也。每有奇觀，必令太夫人寓目。從早

間竭誠敬候，始得三位先生駕臨，即小弟輩亦甚喉急，敢請先生速施移星換日之手，使吾等目窮光怪也，是三位先生極大陰德。」

如玉道：「杯酒未將，安可過勞尊客？」於冰大笑道：「吾既至此，何妨遊戲三昧？」說罷，起身同眾人到院中耍了一魚遊春水，

一向日移花，一空中簫鼓，把些看的人都魂奪口噤，溫如玉不住的伸舌咬指，一句也贊揚不出。耍罷，諸客讓於冰首坐，於冰力言

不食煙火物，眾人疑信相半。城璧、不換又以吃素為辭，如玉甚過意不去，吩咐廚下速刻整理素菜。又著彩買各色鮮果，並家中所

有，為於冰用。酒飯完後，三人就要辭回，如玉那裡肯放？立刻差人將行李取來。晚間諸客散盡，請於冰三人在內書房吃酒，言來

語去，是要學於冰的戲法兒，且許送銀一百兩。於冰大笑道：「吾法遇個中人，雖登雲駕霧，亦可指授，何況頑鬧小術；若不是個

中人，雖百萬黃金，亦不能動吾分毫。」如玉道：「何為個中人？」於冰道：「過日再說！」如玉又加至二百兩，於冰惟哈哈大笑

而已。坐至三鼓後，方才別去。於冰向城璧、不換道：「我日前在泰山廟內，未曾細看這溫公子，今日我倒甚為他擔憂。」城璧

道：「莫非無仙骨麼？」於冰道：「此人根氣，非止一世積累，其前幾世必是我輩修煉未成，致壞道行者，他不但有仙骨，細看還

有點仙福。只是他兩目角已透出煞文，亦且印堂黑暗，不出一月內必遭奇禍；幸額間微有些紅光，尚不至於傷生，而刑獄之災，定

在不免！」城璧道：「一面之交也是朋友，大哥何不預先教以趨吉避凶之策？」於冰道：「此係他氣運逼迫自己，又毫不修省；若

教他長遠富貴，我永無渡他之日矣。」次日，如玉又煩於冰耍了幾個，越發羨慕不已，連嫖賭也顧不得了，與於冰一刻不離，時時

問以一物不食之故。於冰又笑而不言。城璧將於冰棄家學道始末詳說，如玉聽了，心下甚是不然，向於冰道：「老長兄以數萬家

私，又有嬌妻幼子，忍心割絕如此，這豈不糊塗不堪的事？」於冰道：「我有昔日的糊塗，才有今日的明白。」

　　城璧又說到西湖遇火龍真人，如玉雖聽的高興，到底半信半疑。又說起近日平師尚詔，成就朱文煒、林岱兩人功名，這是眼前

現在的事，如玉聽到成就兩人話，連忙站起，向於冰叩拜道：「老長兄既有如許神通，念小弟先人出身顯宦，小弟今已二�一歲，
尚滯首青氈，怎麼設個法兒將小弟成就成就？不但老母感戴恩德，就是小弟先人在九泉之下，亦必欽仰洪慈！」於冰連忙扶起，

道：「公子休怪小弟直言：公子乃上界謫仙，名登紫府，原非仕途中人，功名實不敢許。」如玉拂然道：「韓夫子豈終貧賤者

耶？」於冰見如玉變色，隨改口道：「恐不能如今尊威行全省，若兩司還有指望，故弟不敢輕許。」如玉方回嗔作喜，道：「就是

做一個知府，也罷了。」於冰又道：「弟輩明日拜別，然既有一日傾蓋，即係百歲芝蘭，今後公子要諸事收斂。」如玉道：「辭別

的話，過二年後再說；老長兄看弟收斂，為歡幾何？即日夕竭力宴樂，而長夜之室人已為我築矣！弟之所以眷戀不少息者，此之謂

也。」於冰道：「公子既知為歡無多，何不永破長夜之室，做一不死完人？況人至七�便為古稀，其中疾病纏擾，窮富奔波，父母
喪葬，兒女賢愚，方寸內無片刻寧暇，為�數年快樂，而失一大羅金仙，智者恐不為也！」如玉道：「老長兄今日已成仙否？」於
冰道：「吾雖未仙，然亦可以不死。」如玉道：「老長兄遊行四海，即到死時小弟從何處查考？不過樂得目前快口談耳！昔秦皇、

漢武，以天子之力，遍訪真仙於山岩海島，尚未一遇，況我輩何許人，乃敢存此妄想？」於冰道：「秦皇、漢武，日事淫樂，若再

著他身入仙班，天地安肯偏私至此！」如玉怒說道：「小弟上有老母，下有少妻，實不能如老長兄割恩斷愛，今後請毋復言！」城

璧大笑道：「何如？」於冰見如玉滿面怒容，隨即站起道：「公子氣色上不佳，本月內必有一件大口舌，須謹慎一二！我們此刻也

講論得疲睏了，必須弄個戲法頑頑。」如玉聽得耍戲，不由得就笑了。於冰向眾家人道：「宅內若有大壇或大罐，不拘那樣，拿一

件來，我有用處。」少刻，兩個家人抱出青花白地、小口大肚磁罐來，約有三尺半高下，周圍尺半粗細，放在院中，將上邊磁蓋兒

揭起，著於冰看。於冰向不換道：「將行李取來！」不換抱出行李。於冰道：「你可將行李裝入罐內。」不換見罐口不過八寸大

小，一卷行李到有二尺粗細，如何裝得入去？聽了此話，兩隻眼只看於冰。於冰道：「看什麼？裝入去就是了！」不換笑著，將行



李立抱起來，向罐口上一放，只見那一卷行李毫不費力，一放就入罐內去了！如玉同眾家人皆大笑稱奇。於冰又向不換道：「你也

入去！」不換笑應道：「只怕難，難！」於冰道：「你試試看！」不換笑著，先將左腳一入，已到罐底，後將右腳放入，於冰道：

「下去！」一語未畢，不換已不見了。如玉等看得發呆，於冰道：「連二弟也入去！」城璧笑說道：「我這漢子粗長，只休要將磁

罐撐破！」說著抬起左腿，向眾人道：「這罐只好有我半只腳大。」說著，將腳一入，即到罐底。城璧笑道：「有點意思！」隨將

右腳插入，於冰也說道：「下去！」一轉眼，城璧也不見了。如玉覺得有些怪異，正欲拉住於冰，於冰急到罐前，往罐內一跳，即

不見了。如玉覷裡面清清白白，一無所有！把一個如玉急得揉手頓足，忍不住向罐口大叫道：「冷先生！」只聽的罐內應道：「公

子保重！我去了！」此後百般喊叫，百般道罪，皆寂然無聲。眾家人道：「大爺不用喊叫，是借這罐子作由，怕大爺留他，此刻不

知走到那裡去了。這幾個人都奇怪得了不得，還不知是仙是妖，去了倒好！」如玉歎恨道：「是我適才和他辯論，氣色不好，得罪

了他！你們此刻可分頭於本宅並本莊內外，大小人家，左近寺院中，各要細細找尋。」眾家人去了。如玉想到月間有大口舌話，心

上疑懼起來，從此連嫖賭都迴避了。

　　正是：

　　癡兒不堪留戀，見面猶於不見；急切想出走法，三人同入一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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